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1), 1838-184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1257  

文章引用: 姚倩. 历史伦理机制的重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11): 1838-1843.  
DOI: 10.12677/ass.2020.911257 

 
 

历史伦理机制的重塑 
——论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与西藏历史的对比与解释 

姚  倩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5日；录用日期：2020年11月20日；发布日期：2020年11月27日 

 
 

 
摘  要 

在西藏当代作家群中，扎西达娃小说中对西藏神秘文化的书写以及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无疑是当代学

术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代文坛上难以超越的高峰之一。他的《西藏，隐秘岁月》与《西藏，藏在皮

绳扣上的魂》等一系列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成功地以一种新潮的方式书写西藏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从而将当代文坛的目光从“西藏历史如何被书写”转移到“西藏历史何以如此被讲述”。在这背后联系

着历史伦理机制的重塑的同时也是给当下历史叙述提供某种可能性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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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contemporary Tibetan writers, the writing of Tibetan mystical culture and the 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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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to magical realism in Zhaxidawa’s novels are undoubtedly a highlight in contemporary aca-
demia and one of the unsurpassed peak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ircles. His series of magical 
realism works such as “Tibet, Secret Years” and “Tibet, the Soul Hidden in a Leather Strap” have 
successfully written the history of Tibet for nearly a century in a trendy way, thus bringing the 
contemporary, the literary world’s attention shifted from “how the history of Tibet was written” to 
“how the history of Tibet was told in this way”. Behind this is connected with the reshaping of his-
torical ethical mechanism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a certain possibility and enligh-
tenment for the current historic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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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80 年代的中国文坛以激烈的社会反思性批判和价值重建的方式来告别 50~70 年代文学伦理政治“一

体化”叙述和极端的文学实践，为接下来的作品开拓更多精神空间。然而，那些值得关注的作品却以极

其复杂的形式来展开其中的精神价值支持。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外部的理论支撑，于是“启蒙”

“人道主义”“意识流”“现代派”以及 1982 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中国作家带来巨大的震惊。

以旧有的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历史叙事受到了质疑，原有的经典历史模式被解构，在文学形式上接续了西

方现代派的文学资源，思想上回答了普遍性的、有未来面向意义的问题，叩问着当代人的灵魂[1]。在这

个脉络里，扎西达娃回到个人经验，不断从中获取他的意义——神秘、魔幻、轮回这些完全不同于其他

民族的族群经验构成了他对藏民族文化历史重塑的重要原因。19 世纪 80 年代，以马原的《岗底斯的诱

惑》、《拉萨河女神》和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为代表的“西

藏新小说”1的出现，迅速引起了当代文坛的注意，大批先锋作家将眼光投向充满神秘而又神圣的雪域高

原，西藏文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不管是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

还是中国当代文坛中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扎西达娃无疑是很引人注目的。他的代表作品《西藏，

隐秘岁月》、《西藏，皮绳扣上的魂》和《骚动的香巴拉》因对魔幻现实主义借鉴和西藏神秘的宗教文

化的书写而被人广泛研究。尤其在作品《西藏，隐秘岁月》中，作者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了西

藏近三十多年的族群史和家族史，从而将当代文坛的目光从“西藏历史如何被书写”转移到“西藏历史

何以如此被讲述”[2]。 
《西藏，隐秘岁月》作为扎西达娃的代表作之一，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手法追溯历史，努力追求民族

文化中沉淀已久的历史记忆。但是，另一方面也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极其荒诞的手法颠覆了传统记忆力

中的历史书写，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具创新何以承载藏民族风云变化的历

史文化和宗教精神。这足以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扎西达娃不管是作品还是作家本人都占据过热点高地。

另一方面，《西藏，隐秘岁月》中的历史事件与西藏历史的对比和解释也具有一定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Open Access

 

 

1对扎西达娃、马原等人的小说作品，学术界在其产生初期称其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则将其

与其他作家作品统称为“西藏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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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的突围 

“伦理”一词根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阐述道：“伦，从人，辈也，明道也。”可以延伸为某种

极差之间构成的关系，可以成为人际关系。“理，从玉，治玉也。”整治、事物的纹理，延伸为规律规

则。2“伦理”这一词被明确认为是针对人际关系的调节、控制方式，运用伦理完成社会控制的功能主义

倾向，相当于规则，规律和规范。而本文中的“历史伦理”则缩小“伦理”这一词的意义范围，从历史

的角度出发，指的是，将历史——不论是其生产的情境或是内部原有的结构，特征，真正当作一个不同

于社会价值、关系、声音(话语)交错碰撞的界面，从历史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互动里，投射集体或者个

人欲望，用一种新的历史模式或者历史建构方式。总的来说，历史伦理也是在借助文字的基础上，在不

断探讨：“我”在人生的关系里，在世界处境里，如何成为一个有意识、有知识的主体[3]。 
讲述历史和重构历史的野心始终是中国作家的写作追求，但是在小说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叙述

形态上的区别，“通常而言，历史故事属于展示一个社会和时代的变迁的‘宏大叙述’，而小说故事则

属于以个体角色的性格塑造为核心的‘微观叙述’”[4]。纵观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作者对于

历史事件的把握与书写做出了极富个人化的探索和尝试——以历史进程为序，划分了三个时期进行叙述，

时间跨越了近一个世纪——1910~1927，1929~1950 和 1953~1985，在这三个时期中，幻觉与现实、过去、

现在与未来、讲述与拼贴、神灵与凡人杂糅在一起，借此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传统的藏文化和现代文明

中寻找一种平衡点，而不是简单的夸饰和推崇，也不是带有某种偏见。但恰恰在模棱两可的态度中，明

显的可以看出作者对藏族历史的“解释”成分。小说主要以达朗和次仁吉姆的一生经历为主线，用魔幻

的手法描写了地处偏僻的廓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廓康村的居民日渐减少，最后只剩下达郎和米玛

一家人，随着外面世界的发展，以及村民的逃离，藏民族最原始的生活方式遭受挑战。在这紧要关头，

七十多岁的米玛，察香夫妇还继续着他们的使命，供奉隐居在村旁山洞里修行的几代大师。作者的忧患

在全文表达的很清楚，物质文明的某些进步和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力量，将会及其无情的摧毁藏民族

文化赖以传承的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宗教信仰，毁灭他们古老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认识解释方式，从而

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事实上，任何神秘主义的“泛现代”的文明，在现代人类的历史上已

经被屡次证明了它的不堪一击的脆弱。尽管如此，作者文本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还抱有关怀和同情，甚至

在踟蹰中带有希望。小说给人以最大的阅读感受就是，现实与幻境浑然一体，在同一叙述时间场内虚构

与非虚构、真与假，有与无的自由混淆、跳跃，把西藏现代存在的韵律纳入荒诞的整体格调中。第一时

期(1910~1927)，“廓康人围坐在旺美家……一边听次多吉讲外面的见闻……”[5]“十三世圣僧大宝佛爷

刚刚结束了五年多的流亡日子，回拉萨不到三个月又被川军赶到印度去了”[5]；还有英军入侵西藏的客

观历史在小说中浓缩为英国考察队误入廓康“这两个英国人一个是 F. M.贝利中校，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会员，随荣赫鹏远征军入藏，后任英印驻西藏春丕和江孜的代表，四十年后，写出《中国–西藏–阿萨

姆》和《无护照西藏之行》等书；另一个是他的助手 H. T .摩斯赫德上尉，在几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他以勘测斯匹兹卑尔根群岛而闻名于欧洲，后来在缅甸遇害”[5]。 
第二时期(1929~1950)，达郎从山下带回一部俄式步枪，还用俄式步枪试图射击迷航的美国军机，暗

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次仁吉姆在水中看到一张神赐的偈语，一面绣着“进军西藏”的汉字红旗，

暗示着和平解放西藏，开启历史新纪元[5]。 
第三时期(1953~1985)廓康村现代化建设打开封闭的大门，人民公社建水库，UFO 飞碟协会会员上山

考察。以上的这些真实历史事件穿插在小说中，看似与世界接轨，实际上填充于每一阶段的都是独特的

西藏神秘文化，一边提醒着故事的前进性，一边又将视野拉回藏民族本身的生活线路上去。 

 

 

2关于“伦理”一词的解释理解，源于唐老师课上“关于现代伦理与现当代文学的讨论”。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1257


姚倩 
 

 

DOI: 10.12677/ass.2020.911257 1841 社会科学前沿 
 

在这里，所表现的是神的无处不在，在藏民的观念里，他在时刻注视着人类，并以个人的所为给予

好或是坏的报应。而文中的主人公之一次仁吉姆则充满了灵异的味道。她在母腹中两个月就诞生了，并

且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种种非同凡人的迹象：“她没事就蹲在地上划着各种深奥的沙盘。米玛不知道女

儿划的就是关于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盘。刚会走路就会跳一种步法几乎没有规律的舞，她在沙地上踩下

的一个个脚印正好成为一幅天空的星宿排列图，米玛同样不知道这是一种在全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

神舞，她从‘一楞金刚’渐渐跳到了‘五楞金刚’”[5]。在天真无邪的孩童身上，显现出了“神的意志”。

穿插于文中的还有许多神秘的插曲：加央卓嘎被一位修“起尸法”的持密修士带去修法，并死而复生；

每一个离开廓康不再回来的人下山时总要带有预兆性地摔跟头；哲拉山顶会移动的牛头大的白石块。这

一切都充满了理性世界之外的怪异，这也正描绘出古老而孤独的西藏浓重原始气息的文化。藏民绵延已

久的认知方式，已将这个民族纳入了远离现代文明的封闭的轨道之中，从而对现代文明存在一种本能的

隔膜。他们对于不了解的现代新事物，往往以其固有的思维模式加以解释。如英国人贝利中校与其助手

潜入西藏，在文中就具有了怪诞意味，先是次仁吉姆的脸被英国人的胡子扎出了几个小洞，导致了非凡

天资的丧失，接着，由于身上奇痒而穿上英国人的军服，结果痒病消失；二战中，一架从印度起飞执行

对日作战任务的美军运输机，因为故障想降落此地，而在达郎看来，那是“一只巨大的从未见过的神鸟”，

是“魔鬼”，由此他对着天空射击，致使它在远处迫降时坠落[5]；解放军进军西藏时，红旗向山顶飘过，

而次仁吉姆断定这是一帖神赐的偈语[5]。文中对这样的将种种事件通过神话化的思维方式的发掘与渲染，

填充了简略的权威历史叙事所留下的大量空白。 
然而，到这里为止，表面上作者使用了“公元纪年”的时间，但这只是标出了历史的一个外部参照

尺度，真正隐秘的岁月以及作者所真正认同的是藏族人自己的历史和时间，那就是在变动中永远轮回的

本质。“这上面每一刻就是一段岁月，每一刻就是次仁吉姆，次仁吉姆就是每一个女人[5]。”佛珠是一

百零八颗，转到一百零八颗之后，再数，又是第一颗。西藏的整个世界观就是个圆，不断在循环。一百

零八颗珠子，代表走了一百零八天，这意味着，第一百零九天，又是从第一天开始，这就是藏族人的时

空观，几乎等同于无限。 
从上文可见，作者对每一个历史时段的轻描淡写的态度，明显可知叙写一部西藏发展史并不是作者

的初始目的，而是这种对长时间段的族群历史的书写具有作者自己独有的史诗追求，不再特别注重于对

于历史现实的客观刻画与描述，而是将历史作为虚化的背景，从而去倾诉个体生命在宏大历史中的诉求，

无疑也凸显了作者为抵抗被遗忘而对族群记忆进行重建的热切与期望。 

3. 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的虚与实 

《西藏，隐秘看岁月》中虚构的村庄大致有现实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县列麦公社，是当年扎西达

娃 70 年代下乡劳动的地方。那时他在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6]。 
再对比发现，主人公达朗大半生在哲拉山上度过，他经历过英军入侵，曾用步枪射击过“二战”时

美国的军用运输飞机，他救过强盗，也接待过解放军。达朗人生经历中这些不同的遭遇，贯穿了 20 世纪

西藏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公社建水库，UFO 飞碟协会会员上山考察。这些事实的穿插，

仿佛又时刻在提醒读者，这是一本有关西藏历史的小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达朗个体生命的生存

体验的虚与实又充斥在整篇小说中。当年老的达朗在回顾一生漫长的岁月时，他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却

被想要揭开而又不知道如何揭开的奥秘所覆盖，如“他为什么来到人间又被父母遗弃？为什么终生熄灭

不了对一个女人如此强烈的欲望却终生没能得到她？是什么驱使他来到这片浩瀚的平原上顽强生存，繁

衍生命？他生活的世界是属于他的吗？是真实的吗？群山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他更加熟悉而真实的世界？

[5]”这些疑问，才是达朗老人想真正了解的东西，因为在达朗看来，这些疑惑是“和他这一辈子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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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连在一起”的，他想解开这些缠绕他一生的谜[7]。这既是达朗在经历了一生的虚与实、真与假的历

史风云后个体生命的孤独体验，也是作者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问——被抽掉群体性的无意义的生

命体验在身体什么都触碰不到的空虚与无奈中，如何继续生存，如何永久存活于这个世上。但老人苦苦

思索了一生，最终也没有得到人生的答案。 
评论家们对扎西达娃八十年代创造的小说带上种类繁多的帽子，“魔幻现实主义”，“新时期寻根

文学”，“新历史叙事”等等。但是在作者眼里，从构思到情节以及某些观念，完全是西藏古老民族中

本身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真与假的融合引起大家的注意与思考。什么是真实？如何追求真实？到底可

不可以仿真？这些问题在扎西达娃笔下，直接体现出来的是——从虚构出发最终目的只要是真就好。就

意味着，这不是追求字面上和表象的真实，而是追求道理的真实。扎西达娃对人物行为与命运的处理所

显示的，并不仅仅是特殊的叙事花样与手段，而是藏文化本身的古老逻辑。真实与虚构，并不是一个客

观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绝对主观的问题，一个经验与解释方式的问题。而且，对于藏族文化来说，

当那些神秘的意识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的时候，藏文化本身还能依据什么而存在？同样，在《西藏，隐

秘岁月》中，四代女人都是次仁吉姆，以及廓康山洞里的修行大师时候真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一个暴露

虚构的问题，而是对藏族文化理念的敏感传神的理解与表达。 

4. 历史的终点通向何处 

4.1. 神 

汉族的史书，规矩又严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很概括，但是都力求准确。但是，

藏族的历史就是神明鬼怪的历史，对他们来说，这不是神明鬼怪，而是真实的。扎西达娃一半受汉族文

化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同时他又是个藏族人，生活在西藏，他能理解藏族人的思维方式。对所有藏族人

来说，在草原上荒无人烟的地方放牧生存，几十公里没有一个人，没有音乐、没有收音机、没有文字，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阳光下看着羊，如果这些东西不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他们一代又一代人无法仅靠

着荒无人烟的地方有意义、有期盼、有乐趣的生活下去。他们会把它们看成是活灵活现的，他就与它们

对话。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生存下来[6]。”西藏还有难得的条件——缺氧。一个人在缺氧的状态下，

更容易产生超现实的想象。 
扎西达娃从神话的角度进入到藏族宗教规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里，将神话传说与现代生活、虚幻与

现实、民间文化传统与风土民情融合到一起，进而规定了他小说明朗的指向——使小说中与“神”同来

的神秘更趋近故事，趋近感官，避免堕入抽象的无限循环中，从而凭借这些重新创造神话历史，于是新

的故事就诞生了[8]。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企图重新创造的欲望，不仅仅是新的故事，还有新神。在《西

藏，隐秘岁月》中，这个作者新创造出来的神隐居在山洞里修行，在围绕着这个神，作者开始了一系列

的创造——廓康村的居民，居民异样的生理现象以及异样的生活环境。在这种绝对意志之下，一切参照

的现实因素都被忽略了。 

4.2. “轮回”取代“曲线前进” 

詹明信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具有寓言性质，应该把那些小说当作民族寓言来解读，“第三

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

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9]。”在与《西藏，隐秘

岁月》相关的另一篇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都是同一年在《西藏文学》上发表，只隔几

个月，一篇在第一期，一篇在第六期。作者本人表示，当时想写的是三部曲，都是“西藏”开头的，都

有“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在里面。“《西藏，隐秘岁月》里其实写了一百零八年，这也是一个密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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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我标注了时间，但别人看不出来是一百零八年。先写了一九一零年，然后断了，到一九二七年，然后

是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一九一零年到一九八五年，是没有一百零八年的，但写作是一种文字游戏，

藏了一些密码在其中，真正的密码在一八七七年，这样到了一九八五年，就写了一百零八年了，如果只

看书的大标题，是发现不了的[6]。”也就是说，在《西藏，隐秘岁月》中，早在一八七七年的时候，由

于米玛枪击了菩萨雕像，并且从山崖上拉的粪便落在静修的僧人身上，而引起了山崩，导致了全村的灭

顶之灾。由于早预料会有报应，才和妻子察香连夜逃出。以赎罪的心理在空中飘来的神秘偈语的指点下

来到荒凉的廓康。开始了廓康村的不知道多少个一百零八的轮回的第一年。从这里看，《西藏，系在皮

绳结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那就是在变动中永远轮回的本质。实

际上，在这里曲折但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观在这里被轮回历史观所取代，他让所有不管是神也好还是其

他悬浮的东西与读者一同回到地面，回到原来的地点。 

5. 结语 

扎西达娃无疑具有重构藏族“大历史”的诉求与冲动，试图把 80 年代新启蒙下“祛魅”的历史状态

“赋魅”，使得小说不再是一个古老的、封闭的、神秘的历史再现，不再是对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放

军进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等大历史的书写，那些原有的被宏大历史叙事规定的讲述历史起源、进展与

意义的叙事被消解，叙事在轮回和魔幻断裂的时间序列中展开。历史的确定性和统一性被放逐，一元化

的历史叙事逻辑和与之相随的把握历史的信息被不断分解和切割，叙事被分解成无数个碎片在文本中到

处游走[10]。实际上，借助这种放逐，经一个虚幻的小说重新抛入到外部世界，从而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稳

定的意义寄托，这样一来，文本事实上就重新建立起一种权威——虚幻也能被重新塑造为一种明确的历

史语言。“小说中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11]。”

因此，历史叙事与历史重构说到底都是显现历史某一方层面和历史伦理，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哪一

种历史叙事伦理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或者带来了某种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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